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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背景下基础教育

生态系统的演化逻辑与发展向度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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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双减”政策是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促使基础教育生态系统发生变

革。基础教育生态系统包含生态主体、生态类型、生态层次和生态区域四大要素，是要素间协调制约

的系统性结构，呈现动态性、整体性和相对稳定性等特征。依归“双减”政策的价值引领，基础教育生

态系统表现为生态主体从社会价值到个人价值、生态类型从单一主体到多元共治、生态区域从优先

发展到教育公平、生态层次从位阶分明到精准跨越的演化逻辑。在把握基础教育生态系统演化逻辑

的基础上，应采取回归生态理性，转变价值诉求，遵从整体主义，摆脱囚徒困境，规划等值生态，筑牢

教育公平，依循生态规律，改革评价制度等策略，以实现基础教育生态系统的良性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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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

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政策），明

确指出要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构建教育良好

生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双减”政策

的实施是有效落实基础教育发展目标、实现基础

教育发展理念、回应基础教育发展任务、铸牢基础

教育发展成果的一项重要举措。从广义的视角来

看，基础教育生态系统是彰显基础教育发展效能

的重要载体，展现了基础教育的发展理路和整体

态势；从狭义的视角来看，基础教育生态系统是影

响学生个体发展的核心场域，直接作用于学生身

心发展。构建良性运作的基础教育生态系统，把

握基础教育生态系统的演化逻辑和发展向度，是

有效落实“双减”政策，实现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构建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全面提升素质教育的

重要依托。

一、基础教育生态系统的要素、结构与特征

基础教育生态系统与教育生态学研究直接相

关。具体来说，基础教育生态系统是教育生态学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教育生态学在基础教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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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深化和拓展。我国教育生态学研究起步于 20
世纪 60年代，至 20世纪 80年代末开始走向成熟。

有学者对教育生态学的概念做出界定，认为教育

生态学是依据生态学原理，特别是生态系统、自然

平衡、协调进化等原理，研究各种教育现象与成

因，进而掌握并指导教育发展趋势和方向的一种

学科理论［1］，其研究对象主要包括教育规范环境、

教育自然环境和教育社会环境等。以教育学、生

态学两大学科知识为背景，以教育生态学的创新

性成果为依托，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基础教

育生态系统是在基础教育阶段，生态主体与系统

内各要素构成的统一整体，是由主体与各要素间

相互制约、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呈现出相对稳定的

动态平衡状态。基础教育生态系统的建构有三个

前提：第一，基础教育具有生态系统的相关特性；

第二，基础教育生态系统具备生态系统的关键要

素；第三，基础教育生态系统中各要素间符合生态

系统相互作用规律。

（一）基础教育生态系统的要素

从第二个前提来看，基础教育生态系统包含

与生态系统类似的关键要素，即生态主体、生态类

型、生态区域、生态层次。对基础教育生态系统中

关键要素的理解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依照要素间

相互作用关系，基础教育生态系统中的主体（即生

态主体）及对主体产生影响的因素（即生态类型、

生态区域与生态层次）；另一种是依照基础教育生

态系统中不同要素的作用方向——水平方向（包

括生态主体、生态类型、生态区域）和垂直方向（包

括生态层次）对其进行划分。

生态主体是基础教育生态系统中的核心要

素。有关主体与客体的探讨，源于本体论和认识

论。笛卡尔世界观强调绝对的主客二分，即人与

自然、思维和物质的分离和对立。［2］这种区分方式

强调主体的绝对权威，将主体与客体置于不对等

的两个方面。而在基础教育生态系统中，我们强

调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反对机械的主客关系划分。

基础教育生态系统是鲜明的“以人为主”的生态，

具体来说，其生态主体是以学生为代表的基础教

育阶段的受教育者。

生态类型是不同时期基础教育生态系统的主

要表现形式。在生态学领域，生态系统类型可按

照生物类型、非生物类型、生态系统的特征或生态

系统中能量与物质的运动方式来确定。基础教育

生态系统类型的确定，与正式群体和非正式群体

的互动方式有关。正式群体即各级各类公立学校

和公办教育；非正式群体则是国家机构以外的社

会组织或者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面向社

会举办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即各级各类民办

学校和民办教育机构。正式群体与非正式群体二

者间博弈互动，形成对基础教育生态系统的直接

影响。因此，在不同时期，基础教育生态系统会呈

现特有的生态系统类型。

区域一词强调地域空间，特指地区和范围。

生态区域是在一定地域界划上形成的、相互间具

有一定差异的生态区。在生态学中较少提及生态

区域，多将其界定为区域生态，强调在区域尺度上

的生态整合性，关注区域之间在空间上的整合和

生态社会与经济社会的整合［3］。在基础教育生态

系统中，生态区域更倾向于教育环境与社会环境

的整合。根据生态区域的不同，基础教育生态系

统会呈现彼此相异的发展态势。基础教育生态系

统大致可分为城市基础教育生态区和乡村基础教

育生态区两大区域。

生态层次是基础教育生态系统在垂直方向上

的结构。严格意义上，真正有层次结构的不是生

态系统而是生命系统，生命系统针对每一个独立

个体，是指能独立完成生命活动的系统。生态系

统则是对群体和整体而言的概念，是物质和能量

循环、交流的统一体。因而，基础教育生态系统中

的生态层次以“人”这一独立个体的发展过程为确

立依据，是因个体参与教育活动而形成的层次性

结构。依据生态主体所接受基础教育的不同阶

段，可以将生态层次分为学前教育层、中小学教育

层和高中教育层。

（二）基础教育生态系统的结构

生态系统的存在以生态主体为核心，如以湖

泊为主体的湖泊生态系统、以森林为主体的森林

生态系统等，辅以各种要素共同构成完整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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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从基础教育生态系统建构的第三个前提来

看，其以受教育者这一生态主体为核心，且主体与

其他要素间存在广泛的互动关系，形成了一个整

体、动态、相对稳定的系统性结构（见图1）。

基础教育生态系统主要呈现三组结构关系：

第一，生态主体与生态区域间的流动与制约。在

新型城镇化发展背景下，我国流动人口规模逐渐

扩大，随迁子女成为生态主体中的特殊人群。在

国家“异地高考”和“两纳入”等政策的保障下，生

态主体实现了在城乡基础教育生态区间的教育流

动。但城乡基础教育生态区间依然存在乡村基础

教育生态区“质弱量余”与城市基础教育生态区

“质强量缺”的矛盾冲突［4］，区域间差异制约着生态

主体的发展。第二，生态主体与生态类型间的选

择与塑造。基础教育生态类型的确定与内部正式

群体与非正式群体的互动相关。在“双减”政策作

用下，非正式群体效能重新定位，正式群体和非正

式群体间互动关系呈现全新局面。外部则表现为

生态类型与生态主体间的双向影响：一方面，生态

主体有选择开展正式群体或非正式群体教育的自

由；另一方面，生态类型限制着生态主体的教育环

境和受教育方式，从整体塑造生态主体。第三，生

态主体与生态层次间的顺应与建构。生态层次是

基础教育生态系统在垂直方向上的结构，生态主

体的知识量在自下而上的层次间得到积累和继

承，呈现能量流和信息流的流动，最终将考试作为

实现教育评价和教育层次跃升的主要途径。不同

生态层次严格遵循生态主体身心发展规律，设置

相应的培养目标和教学内容，系统建构生态主体；

生态主体则严格依照国家教育制度，在特定阶段

接受特定的教育，顺应生态层次的跃升，实现自身

发展。

（三）基础教育生态系统的特征

从基础教育生态系统建构的第一个前提来

看，基础教育生态系统具备与自然界中生态系统

类似的生态特征，具有动态性、整体性和相对稳定

性。动态性体现在基础教育生态系统纵向演化和

横向演化两个方面；整体性表现在基础教育生态

系统的宏观整体和微观整体两个层面；相对稳定

性体现在基础教育生态系统自身的弹性空间和调

节阈限两个方面。

1.动态性

基础教育生态系统与生态系统中的亚系统和

群体类似，具有产生、形成、发展和转变等过程。

这一变化过程既体现基础教育生态系统的整体演

化规律，又体现出不同阶段的鲜明历史特点。从

整体演化的纵向来看，从古代的庠、序到私塾、书

院，从抗战时期的流动学校到如今规范化办学，基

础教育生态系统始终呈现进化的、动态的有机发

展趋势，每个演化阶段以基础教育改革为突破口；

从整体演化的横向来看，基础教育生态系统不可

能孤立存在，它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系统存在

物质和信息的交流。整个社会环境是一个大型的

生态系统，基础教育生态系统作为其中的一部分，

在与社会环境的交流中取得发展。最重要的是，

基础教育生态系统的动态性为预测基础教育的发

展趋势奠定了基础。

2.整体性

基础教育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体现在宏观和微

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基础教育处于学生发展

的关键阶段，是整个教育阶段的开端，基础教育生

态系统亦是整个教育生态系统的根基，它的存在

是教育生态系统完整性的体现。微观层面，基础

教育生态系统内部由众多成员和要素构成：成员

包括教育者、受教育者、家长等；要素则包含教学

场地、教学设备、基础设施等。内部的成员和要素

共同构成了基础教育生态系统。还可将基础教育

“双减”背景下基础教育生态系统的演化逻辑与发展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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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内部做亚系统划分（如课堂生态系统、学

校生态系统），不同亚系统间相互联系，构筑起基

础教育生态系统这一整体。基础教育生态系统的

整体性特征，为基础教育改革提供全局视野。

3.相对稳定性

基础教育生态系统中人、教育、环境彼此关

联，无论是学校还是人（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作为

教育生态主体，都在自身与环境的平衡—不平

衡—新的平衡的矛盾运动中寻求发展。［5］基础教育

生态系统的平衡是一种相对平衡，在较长的时间

跨度内，基础教育生态系统自身的弹性空间和调

节阈限可以保障自身的相对稳定，即教育生态承

载力。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教育生态承载力

的支撑［6］，但任何生态系统都不能摆脱与外界直接

或间接的联系，外部环境的变化会对基础教育生

态系统形成阻碍和压力，这种压力在其承受阈限

内时，可以通过自我调节，再次实现自身的稳定；

当外部环境的阻碍和压力超出生态系统承受阈限

时，则会导致基础教育生态系统的失衡，甚至导致

生态系统的崩溃和瓦解，再次实现相对稳定，需要

耗费更多教育资源。因而，基础教育生态系统的

相对稳定性，为基础教育改革提出了“量”与“度”

的要求，也为新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契机。

二、“双减”背景下基础教育生态系统的演化

逻辑

在自然科学中，演化与进化同指生物种群中

的世代遗传变化，但演化又不等同于进化。进化

尤指事物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逐渐发展

变化的过程，与“退化”相对应。而演化则倾向于

物种为适应时空嬗变产生的有别于原始状态差异

的过程，不强调单一的进化发展倾向［7］，如“双减”

政策为基础教育生态带来的重大影响，表现为正

式群体教育的巩固和非正式群体教育的规制。因

此，特以“演化”一词凸显基础教育生态系统的变

革逻辑。从教育生态系统的宏观演化过程来看，

大致经历了自然教育生态系统、古代教育生态系

统、传统教育生态系统和现代教育生态系统几个

发展阶段。本研究中基础教育生态系统的演化是

处于现代教育生态系统演化背景下，基础教育生

态系统为满足社会生态环境发展需求，而呈现出

的演化逻辑。依照基础教育生态系统中的四个要

素，基础教育生态系统大体呈现生态主体从社会

价值到个人价值、生态类型从单一主体到多元共

治、生态区域从优先发展到教育公平、生态层次从

位阶分明到精准跨越的演化逻辑。

（一）生态主体：从社会价值到个人价值

关于基础教育生态主体的看法，历来多有不

同，不论是赫尔巴特的“教师中心论”还是杜威的

“学生中心论”，赞同者与反对者并存。就当前我

国基础教育发展态势来看，生态主体当以学生为

主体的受教育者为代表，但生态主体地位的确立

并非一成不变的。从发展历程来看，我国基础教

育的生态主体大致经历了两大发展阶段：一是关

注生态主体的社会价值阶段；二是关注生态主体

的个人价值阶段。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正处于经济建设的恢

复发展期，国家急需培养忠于党和国家事业的建

设者，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和教育行政从中央到地

方的科层管理结构，促进了人才培养的社会价值

需求。基础教育价值取向倾向于社会本位，强调

教育对国家发展的责任和义务。基础教育生态系

统中，生态主体地位的社会价值取向是社会和基

础教育发展的起始状态，利于应对新中国成立初

期的各类社会矛盾。至 20世纪 80年代初，随着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生态

主体地位发生转变。198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第 46条规定：“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

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人们开始

重新审视基础教育生态系统下的生态主体地位，

并寻求新的发展道路。

20世纪 80年代后，受教育者的生态主体地位

得到确立。学生是教育的目的，推动受教育者“自

我实现”成为基础教育生态改革的主基调，基础教

育领域开始注重生态主体的素质教育。1993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

要》指出“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

民素质的轨道”，拉开了推行素质教育改革的新篇

“双减”背景下基础教育生态系统的演化逻辑与发展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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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8］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

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的意见》，将以人为本的基础教育生态主体地位推

向高潮。“双减”政策的出台，回应了让生态主体回

归“人本位”的初心，是实现学生全面发展远景部

署的关键性成就。

（二）生态类型：从单一主体到多元共治

基础教育生态系统的类型演化与正式群体和

非正式群体的发展直接相关。长久以来，正式群

体与非正式群体的发展模式倾向于“纳什均衡”，

在“利己”“利他”“互利”的抉择中动荡不安。基础

教育生态系统类型在二者的影响下，大体呈现两

个发展阶段：一是以国家办教育为主的单一主体

型。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基础教育处于国家公

办、中央集中领导、政府统一拨款的以国家办教育

为主的单一主体型生态系统中，地方管理权力极

其有限。如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政府对

教育实施“指令性计划”，基础教育领域成为计划

经济体制下集中统一领导的一部分。1954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规定“国家设立并且逐步扩

大各种学校和其他文化教育机关，以保证公民享

受这种权利”［9］，意味着各级各类学校的管理主权

在国家，几乎不存在私立办学。至 1958年，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教育事业管理权力下放问题的规

定》中提出，教育管理体制实施“中央集权和地方

分权相结合的原则”［10］，国家办教育为主的单一型

教育生态开始转型，发展为“两条腿走路”方针，为

非正式群体教育发展提供了契机。二是多元自主

发展的均衡型。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规定“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

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

业”［11］，为非正式群体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激

发了民办教育发展的生机和活力。1985年，《中共

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实行“地方

负责、分级管理”的教育体制，促进基础教育全面

发展成为新的时代趋势，其自身也成为国家“简政

放权”的一大领域。至今，基础教育呈现多元自主

发展的均衡型生态，满足了生态主体的多样性诉

求。我们可将“双减”政策出台后的基础教育生态

划为变革的第三大类型，即协调发展的稳定型，表

现为正式群体作用的彰显和对非正式群体的规范

和制约。本研究倾向于将“双减”政策出台后这一

时期归为“多元自主”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双减”

政策的出台，有效规制了基础教育生态系统中非

正式群体的“不合理因素”，确立了正式群体在基

础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属于多元自主发展类型下

的一个崭新阶段。

（三）生态区域：从优先发展到教育公平

城市基础教育生态区和乡村基础教育生态区

作为基础教育生态系统中的两大主体，实现二者

优质均衡发展是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

务。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至今，两大生态区域大致

呈现从优先发展到教育公平的演化逻辑。一是

“重城抑乡”的优先发展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初期

至 20世纪末，户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等一系列政

策制度的确立，导致城乡二元对立格局的形成。

1953—1957年，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

财政实行“划分收支、分级管理、侧重集中”的财政

管理体制［12］，城乡教育经费差距逐渐显现。1958
年，人民公社化运动限制了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

自由流动，城市与乡村之间差距逐渐拉大。此外，

“穷国办大教育”的现实制约着基础教育发展，为

稳步推进基础教育改革，只能“集中力量办大事”，

优先发展城市教育。在此期间，国家财政制度、行

政制度是导致城乡教育“二元结构”形成的直接原

因。二是实现两大生态区域教育公平阶段。长久

以来，乡村基础教育生态始终处于“花盆效应”下，

一旦脱离“温室”，乡村基础教育生态也就失去了

生机。环境和资源的限制使乡村基础教育生态几

乎处于半封闭状态，无法获得长足发展。1982年，

教育部发布《关于当前中小学教育几个问题的通

知》，要求兼顾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之间的关

系，基础教育开始从“重点发展”向教育公平演化。

为解决城乡教育二元结构矛盾，2005年，教育部印

发《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

见》，提出“采取积极措施，逐步缩小学校办学条件

的差距”。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中

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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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均衡发展是义务教育的战略性任务”“建立

健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保障机制”。此后，我国又

陆续发布一系列文件，将实现城乡义务教育一体

化作为基础教育发展的重要内容，为实现城乡教

育公平迈出关键的一步。2021年，“双减”政策的

出台优化了城乡基础教育生态，使中小学课后服

务水平得到明显提高。“双减”政策的实施，意在将

城乡非正式群体教育差异拉齐，是均衡城乡生态

主体受教育条件、推进城乡基础教育生态区均衡

发展的有力举措。

（四）生态层次：从位阶分明到精准跨越

基础教育生态系统遵循教育生态链法则。教

育生态链不同于自然界中以摄食关系为基础建立

的生态链，它是以能量流和信息流为基础建立的

具有特定层次的衔接。［13］基础教育生态系统层次

主要体现在以信息积累为主的知能流富集链中。

各生态层次间形成的知能流富集链不光是对前一

位阶能量流和信息流的继承，也是后一位阶能量

流和信息流增长的起点。基础教育生态层次经历

了位阶分明和精准跨越两个历史时期。位阶的本

意是指古代特指官员的等级、等次。使用位阶一

词，意在指明长久以来固化的“官本位”思想，本研

究中意指不同教育阶段在垂直结构上的等级划

分。位阶分明体现在以升学为目标的应试教育，

“一考定终身”的考试制度严格规制着生态层次的

递进。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

领》指出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14］。
1951年，《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提出“为使不同学

校相互衔接，升学需经过考试”［15］。应试教育成为

生态主体实现层次跨越的重要途径，也是新中国

成立初期推进普及教育的坚实助力。直到 20世纪

80年代，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相关教育政策中

出现了“不得变相考试”等表述，基础教育生态层

次从位阶分明向精准跨越演化。精准跨越体现在

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素质教育方面。20
世纪 90年代，国家开始部署基础教育生态层次递

进中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向。1993年发布的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指出，中小学要

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16］

1999年，《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

决定》指出，实施素质教育应当贯穿于各级各类教

育。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2010—2020年）》指出，要“以考试招生制度改

革为突破口，克服一考定终身的弊端，推进素质教

育实施和创新人才培养”。2014年，《关于深化考

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也指出，综合素质评

价是学生毕业和升学的重要参考。21世纪初，我

国转变了位阶分明的生态层次跨越方式，逐渐确

立以精准跨越为目标的素质教育，推动了基础教

育生态回归“初心”，有效回避了教育生态层次递

进中的“惊险的跳跃”，重新定位了教育生态系统

的基本特征。“双减”政策的实施，是推进素质教

育、缓解教育焦虑的关键一步，为基础教育生态系

统的良性发展提供了动力。

三、基础教育生态系统的发展向度

根据基础教育生态系统的演化逻辑，其发展

向度有四个层面：一是倡导回归生态理性的生态

主体教育，转变基础教育价值诉求；二是生态类型

的丰富应当遵从生态整体主义原则，摆脱囚徒困

境是正式群体和非正式群体发展的主要任务；三

是依据生态位法则，城市基础教育生态区与乡村

基础教育生态区以筑牢教育公平、实现优质均衡

发展为主线；四是生态层次跃升要依循生态规律，

推进教育评价制度改革。

（一）回归生态理性，转变价值诉求

生态理性是一种基本的意识形态，强调人类

经济活动不应仅遵从效用或利润最大化，还应该

重视自然界的内在价值，保持生态系统的平衡和

稳定。［17］在基础教育生态系统中，生态理性强调对

基础教育生态主体发展的理性认知，要求实现生

态主体和基础教育生态系统的和谐共生。首先，

要回归生态理性，注重培育生态主体的基础性知

识。在基础教育阶段，生态主体的发展要求不同

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在于塑造生态主体的基础

知识和基本技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基础教

育生态系统中，生态主体正处于身心发育的关键

期，不论思维能力还是实践能力都有很强的可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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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这一阶段，生态主体不需要具备如同成人

一般广博的知识，要为其发展留有充足的空间，夯

实基础知识，回归基础教育生态理性和“初心”。

其次，要摆正自身价值取向，注重“育人”价值。我

国基础教育生态变革逐渐形成了以人为本的教育

理念。在推动“双减”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基础教

育的“育人”价值得到进一步凸显。基础教育要以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促进生态主体的健康

成长，弱化基础教育的筛选功能，推动基础教育从

注重“效率”到注重“效能”转变，实现基础教育的

基本价值诉求，将基础教育生态的“育人”价值摆

在重要战略地位。再次，要尊重主体差异，满足主

体个性化发展需求。基础教育“育人”价值的实

现，需要与之配套的多样化课程体系和育人模式，

按照生态主体的发展需要，给予生态主体定制自

身成长方案的权力，为其提供多角度、多形式的学

习内容和发展通道，确立与之匹配的考核评价方

式，打破固化的基础教育生态模式，改造“千生一

面”的基础教育生态链，极大满足生态主体的个性

化发展需求，尊重生态主体间的差异。

（二）遵从整体主义，摆脱囚徒困境

基础教育生态系统遵循生态整体主义原

则［18］，即将整体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奉为最高价

值，将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和谐和可持续作为衡

量事务的价值尺度，将是否有利于整体发展作为

评判的标准。这是基础教育生态系统不可违背的

根本性原则，也是“发展人”的前提。基础教育生

态系统中正式群体和非正式群体的博弈形成了基

础教育领域的囚徒困境，个人选择与集体选择、个

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在两大群体间形成了鲜

明的对立，作为生态主体的受教育者面临双重挤

压，陷入了被资本裹挟的盲目竞争中。基础教育

生态系统中生态类型的多元自主化发展趋势，导

致非正式群体由“量变”转为“质变”。一方面，基

础教育发展要遵从生态整体主义原则。生态类型

中非正式群体的发展以丰富个体利益为前提，在

利益的追逐下不断膨胀，逐渐演变为本质的“异

化”，损害基础教育生态系统整体利益。“双减”政

策的实施，遏制了非正式群体中的违规行为，重新

定位了非正式群体的身份和地位，加速了校外培

训机构等非正式群体的优化进程，保障了基础教

育生态系统的良性运作。落实“双减”政策，必须

遵从生态整体主义原则，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放

在重要地位。另一方面，要平衡正式群体与非正

式群体对生态主体的影响。基础教育生态系统中

正式群体对生态主体施加的影响全面且系统，是

生态主体接受知识的主要途径；规范化的非正式

群体以多样性见长，能够弥补正式群体教育的缺

陷和不足，更好地实现生态主体的全面发展。促

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进“双减”政策实施，

必须理清正式群体与非正式群体的职能边界，摆

脱二者博弈的囚徒困境，实现二者间优势互补，平

衡二者对生态主体的影响，让非正式群体成为正

式群体的有效助力，形成推动生态主体发展的新

格局。

（三）规划等值生态，筑牢教育公平

基础教育生态系统包含的城市基础教育生态

区和乡村基础教育生态区，二者结构一致、功能一

致，但所处地理区域不同，构成了两大基础教育生

态等值群体。两大群体遵循生态位法则，即二者

不会在同一区域内竞争资源。［19］因而，城市基础教

育生态区与乡村基础教育生态区在很长时间跨度

内处于二元发展模式下。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

快，原本的两大区划被打破，双方领域不断交叉，

导致了二者在资源上的竞争。为协调二者矛盾，

解决两大生态区域资源上的不均衡，必须促进教

育公平，保障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其一，筑牢

城市与乡村两大基础教育生态区的外部公平和内

部公平。外部公平指向城乡物力资源配置，要着

力均衡城乡基础教育资源配置，保障乡村教育资

源供给的充分性和合理性。针对不同地区的实际

情况，量身定制不同的保障措施，促进乡村基础教

育生态区优质均衡发展。内部公平指向城乡人力

资源配置，乡村教师“进得来、留得住”是促进乡村

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也是实现城乡

基础教育内部公平的一项难题。要改革乡村教师

引进机制，保障乡村教师良好的生活环境，提高乡

村教师待遇，让教师安心从教；还要加强城乡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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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集团联建、共建，完善城乡教师交流机制，逐

步均衡城乡基础教育师资力量。其二，筑牢基础

教育生态活动的过程公平。我国城市与乡村两大

基础教育生态区的发展早已跨越机会公平阶段，

保障教育过程公平是当下城乡基础教育生态演化

的主旋律。“双减”政策的实施，将生态主体拉回以

学校为主的正式群体教育当中，避免了由于教育

资源差异而引发的教育焦虑，缩小了城乡基础教

育生态差异，保障了基础教育生态活动中的过程

公平。持续推进“双减”政策落地，健全与之配套

的课后服务体制机制，是推进基础教育过程公平，

保障基础教育生态良性运转的重要举措。

（四）依循生态规律，改革评价制度

基础教育生态系统遵循一定的生态规律，生

态系统内部各个环节、各个层次间存在本质的、必

然的联系。近年来，在基础教育生态层次跃迁中，

破除唯分数和唯升学导向成为实现教育评价现代

化的重要内容。从基础教育评价的实施对象来

看，要实现生态主体在不同生态层次间的精准跨

越，必须遵循基础教育生态规律，加强层次间的有

效衔接，深刻认识基础教育阶段“培养人”的重要

意义，了解本阶段生态主体的发展需求，推行与素

质教育相匹配的教育评价制度，将实现人的全面

发展贯穿教育过程始终。从基础教育评价的实施

环境来看，传统培养模式导致生态环境中功利主

义思想弥漫，教育焦虑充斥整个生态系统，传统人

才观成为社会共识。为缓解生态环境中的教育功

利主义思想，必须实施更具灵活性、更加多样化的

评价方式，以教育评价制度改革推动基础教育生

态环境的变革，从后向前施加压力，促进多元化的

培养模式的形成。人才发展通道的多样化，让每

个生态主体就拥有了选择自身成长道路的权力，

对于消解基础教育生态环境中的焦虑情绪，引导

全社会形成多元人才观具有重要意义。从基础教

育评价的实施过程来看，一方面，要持续推进考试

招生制度改革，优化“两考合一考”实施以来综合

素质评价标准，持续完善考试招生制度，降低考试

压力，为生态主体提供多渠道的层次跃升方式，如

积分制等，打破整齐划一的考试招生体制，规范基

础教育阶段学校的自主招生程序。另一方面，要

不断变革教育评价的方式和内容。评价方法上要

突出现代化教育评价技术的应用价值，快速高效

地整合教育评价结果，提升“以评促教”效果，激活

基础教育生态系统中的关键要素。评价内容上，

依据“双减”政策要求，将“双减”政策实施成效、校

外培训情况、课后服务质量等纳入教育评价，改革

教育评价内容，确保教育评价内容的完整性和科

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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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Logic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Elementary Education Ecosyste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Double Reduction”

SUN Jieyuan, YU Ling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541000）

Abstract: The“double reduction”policy is a major measure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

ment of basic education, and has brought about changes in the ecosystem of basic education.The basic

education ecosystem includes four elements: ecological subject, ecological type, ecological level and

ecological region. It is a systematic structure of coordination and restriction among elements, show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ynamics, integrity and relative stability. Guided by the value of the“double re‐

duction”policy, the basic education ecosystem is represented by the evolutionary logic of the ecological

subject from social value to personal value, the ecological type from single subject to multi governance,

the ecological area from priority development to educational equity, and the ecological level from clear

hierarchy to accurate leap. On the basis of grasping the evolution logic of basic education ecosystem, we

should adopt the strategies of returning to ecological rationality, changing value demands, following

holism, getting rid of prisoner’s dilemma, planning equivalent ecology, building educational equity,

following ecological laws, and reforming the evaluation system to realize the benign operation of basic

education ecosystem.

Key words:“double reduction”policy; elementary education; ecosystem; development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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